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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風
雲》繼內地熱話之後，將於本月二
十八日在香港正式公映。雖說只是
該系列第一部，導演烏爾善重新拆
解中國神話傳說，重新架構封神宇
宙，引領觀眾將目光投在遙遠的奴
隸制王朝時代。

《封神》故事家喻戶曉，從粵
劇到現代影視，已經出現很多版
本，烏爾善又該如何突圍？他選擇
從人物 「自醒」 的角度、姬發成長
線、絕對權力與父子關係之間的衝
突等視角，重新講了一個有關質子
團的故事。而所謂質子，是商王殷
壽身邊其他各諸侯王的兒子。

電影分為兩大主線，一條是善
戰的商王卻視人命如草芥，西伯侯
雖暫處弱勢，卻施以仁政，忠奸對
比鮮明，大戰一觸即發；另一條是
質子的個人成長線，他們歷經視商
王為君父到逐漸覺醒，明白 「你是
誰的兒子不重要，你是誰才重
要。」

以往的封神故事，多為群像
戲，而甚少探討自己的命運走向。
烏爾善則另闢蹊徑，以商周為背

景，角色經歷為線索，開始思考，
如何才能在一個霸道的世界，堅持
做自己？儒家思想中涉及到的君君
父父子子，影片當中也有討論，且
導演將父子親情置於絕對權力面
前，考驗人性的同時，也在中國傳
統倫理體系中，尋找個體價值。

另外的顛覆位在於商王和妲
己、比干等人性的轉變，商王雖無
道，卻也是一位戰場英雄；妲己並
非禍國妖姬，只是一隻報恩的狐
妖。且商代大臣比干並非被剖心，
而是自挖心臟，以檢驗狐妖真偽。

電影大場面眾多，大氣磅礴且
有震撼力，多達一千七百多個特效
鏡頭，演繹可以容納萬千想像力的
中國神話世界。故事的最終，封神
榜只是 「現世」 ，然而整部影片起
於一場平叛，姬發最終平安返回故
土。足見，再偉大的故事，對故土
的眷戀始終如一。

《封神》的突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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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月十一日開始的一周，對於
生活在廣東茂名茂南區的居民來說，
卻是聞鱷色變，度日如年。他們關注
颱風 「海葵」 帶來的暴雨和洪災，更
擔心受內澇衝擊，附近一鱷魚養殖場
有七十一條鱷魚從倒塌圍牆集體 「出
逃」 ，潛伏在周邊的河流湖泊，危機
四伏。

為爭分奪秒將這些性情兇猛的鱷
魚 「逃犯」 抓捕歸案，茂名市應急管
理局聯同消防等部門，動員多方力
量，出動獵槍、麻醉槍、電擊槍，利
用聲吶設備，以及探照燈、套桿、繩
索等工具，在養殖場方圓五公里的範
圍內，展開地氈式搜索，全力圍捕鱷
魚。

捕捉隊伍工作首日，至少捕獲八
條鱷魚。截至九月十六日晚，被捕捉
隊伍抓回的出逃鱷魚，已達六十九
條。從現場拍攝的畫面可見，那些被
捆綁或被擊斃的鱷魚躺在地上，每隻
約長逾兩米。

據村民介紹，成年鱷魚每隻重逾
二百公斤，抓捕不易。三日後，經證
實應是六十九條鱷魚出逃，已全數尋
回，參與圍捕的工作人員和當地居

民，都長長地吁一口氣，這些天懸着
的一顆心才真正地放了下來，才敢放
心地開門開窗，才能恢復正常地生活
和工作。

自二○○三年以來，內地允許進
行商業性經營馴養的鱷魚品種，只有
灣鱷、暹羅鱷、尼羅鱷三種。位於茂
南區的這家鱷魚養殖場，此次出逃的
鱷魚，包括六十九條成年鱷和二條幼
鱷，品種均為暹羅鱷。

外表兇神惡煞的鱷魚，渾身是
寶，尤其是鱷魚皮。數據顯示，二
○二○年養殖鱷類及加工的內地企
業一千餘家，鱷魚存欄量近一百萬
條，產值超二百億元。地勢平坦、
河湖眾多、溫暖潮濕的茂名，適宜
鱷魚生長，目前是全國最大的鱷魚
養殖基地之一。經此驚擾，亡鱷補
牢，更應注重養鱷安全，加強防範
逃鱷風險。

亡鱷補牢

以 「肥萌」 畫作和雕塑
聞名的費爾南多．博特羅
（Fernando Botero），本
月十五日在摩洛哥的家中因
肺炎併發症與世長辭，享年
九十一歲。這位出生於哥倫
比亞麥德林的藝術家，被公
認為當代拉丁美洲最知名的
藝術家之一。

博特羅青少年時曾夢想
成為鬥牛士，但從小的繪畫
興趣讓他找到了自己的路，他的作品以
渾圓的形體和直觀的色彩造型獨樹一

幟。在他的創作中，描繪
對象均體積龐大──胖女
人、胖男人、胖馬、胖水
果、胖胖的蒙娜麗莎，統
統都是加加大碼……其風
格甚至被稱為 「博特羅風
格」 （Boterismo），作品
一直廣泛頻繁地在世界各
地展出。然而，博特羅強
調自己 「畫的不是胖子，
而是想通過現實題材來表

達一種體積帶來的美感和可塑性。」
半世紀職涯中，他一直是世界上最

多產的藝術家之一，作品也反映了其故
鄉哥倫比亞多元而複雜的歷史。二○○
○年，博特羅向哥倫比亞共和國銀行捐
贈了兩百多件藝術藏品，其中一百多件
是他個人創作，包括作品《舞者》（附
圖）。《舞者》當中博特羅刻意凸顯由
身體曲線撐起衣服的紋線，強調人物寬
肩豐胸的圓潤體態。共和國銀行在這批
藏品的基礎上，成立了博特羅博物館，
並免費向公眾開放。

數年前博特羅曾攜作品來華， 「博
特羅在中國」 個展於北京和上海展出
後，第三站二○一六年來到香港，展出

九件他的大型雕塑作品，博特羅的裸體
女性、躺卧的人物或動物，都象徵了他
對體態和藝術歷史上的雕塑文化傳統探
究。二○二一年香港方由美術也曾於大
館舉辦博特羅個展，展出懸掛於博特羅
家宅的幾幅油畫作品。

圓碌碌的􀎠博特羅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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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可作書籤
散步走累了，你會在哪裏歇腳？講

究人必要找一張長櫈，吹彈乾淨，方才
入座；隨性的大咧咧坐在台階上，甚或
就着馬路牙子原地坐下。讀書總有歇目
之時，書籤就此登場。那些精緻的書籤
好比路邊的長椅，平整地卡在兩頁之
間，絲質流蘇從書本裏挑出來，懶懶掛
在書脊上，提醒你有空時定要再翻開，
繼續未完的閱讀之旅。不過，對很多人
來說，萬物皆可當書籤，正如在馬路牙
子席地而坐。

作為一個資深閱讀者，我有不少書

籤，有些是旅遊時買的文創紀念品，有
些是買書的附贈，其材質有硬紙，也有
金屬竹木。我用書籤沒那麼多講究，讀
書時，隨手扯過一個便用，還有隨手拿
東西當書籤的習慣，書桌上的便籤條、
迴形針，旅途中的車票、登機牌、景點
門票，褲兜裏的餐巾紙、交通卡，就像
林中的獵人順手揪把葉子放在路上做個
記號。前幾年，我喜歡拿白紙片當書
籤，讀有所悟，就手寫下來，夾在書
中。近來，又在寫作中發明一法：把同
時攤開的幾本參考書套插在一起，讓它

們互以對方為 「籤」 。
在借來的書裏，偶然遇到一些有趣

的 「書籤」 ，如枯黃的樹葉花瓣，餐廳
或超市的結賬單據。記得有一次，剛打
開書，一頁輕薄的信箋飄落，上面的話
沒頭沒腦，卻能讀出寫者鬱悶煩躁的心
緒，可惜我沒有小說家的才能，不然，
定能寫出一個懸疑曲折的故事。

又有一次，從孔夫子舊書網上淘了
本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老書，翻讀時發現
裏面夾了張取貨憑證。這張狹長的紙條
已經泛黃，可讀出的信息不多，大意是

書的主人或讀者在上海某家服裝店定製
了一套西服，約好某天憑此條到店取
走，紙條上店舖的紅印鑒清晰可辨。想
來這位老兄也有隨手拿東西當書籤的習
慣，不小心把取衣單遺忘在了這本書
裏。浮世如夢，幾十年過去了，這位顧
客，不知是否取到了他失落在書裏的新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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纛，音 「稻」 ，意為軍
隊中的大旗。去南京大學鼓
樓校區的蘇浙運動場跑步，
偶然經過一個金屬大旗杆，
旁有石碑說明，稱 「大纛
坪」 。我對鼓樓校區並不陌
生。我任職的大學與南大的
交流關係始建於三十多年
前，我曾因公務多次往返，
出入校園。二○○七年秋學
術休假時還在北京路上霍普
金斯大學和南大聯合建立的

中美中心住過一學期。不過之前沒注
意過這個旗杆，也沒見過說明。

原來，旗杆是南大前身之一金陵
大學的遺物，原址在大禮堂南側的草
坪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因校園改造
搬遷至此，如今是 「南京市鼓樓區不
可移動文物」 。再一查，這是金大農
業工程系教授、留美海歸建築師齊兆
昌設計的。一九三四年，抗日風雲乍
起，日本大使館在與金大比鄰的鼓樓
百步坡豎起一個與當時南京的標誌性
建築、金大北大樓等高的旗杆。每天
早晨，日本國旗一升就超過了北大樓
的高度，成為南京最高點了。愛國校
友憤而募捐，委託齊兆昌設計、督造
一個新旗杆。建成後，這個旗杆入土
五米，地上部分由二十八節鋼管套接
而成，高四十米，超過日本使館旗杆
三米有餘，外觀和質量也更勝一籌。
今天南大能在校園裏通過標識凸顯歷
史，教育後人，很有意義。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淪陷，日
軍施行慘無人道的大屠殺期間，金大
曾是國際安全區的一部分。齊兆昌擔
任校園難民收容所所長，帶領教授、
員工保護了數萬中國平民。 「大纛」
曾見證這段血淚史。在齊先生病逝三
十年後的一九八五年， 「南京大屠殺
遇難同胞紀念館」 落成開放，設計者
正是他的兒子，中國工學院院士、建
築大師齊康。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向不必要的說不
說到陶淵明的生活學，之前我們談

論了《歸去來兮辭》、《桃花源記》，
而不得不說的，還有《五柳先生
傳》。

此文以仿史傳的方式寫一位名叫
「五柳先生」 的人（即陶淵明自己），

文中涉及此人之籍貫、字號、性格、學
歷、人際關係、經濟狀況、著作、死
亡，但又有別於一般史傳，通通寫得
「不清不楚」 。

舉例，起首寫此人的籍貫，卻是
「不知何許人也」 ；寫姓名，卻 「不詳

其姓字」 ，而稱他為五柳先生，也只因
他的 「宅邊有五柳樹」 。我們讀着讀

着，便會發覺自己不太肯定五柳先生是
怎樣的人，卻相當肯定他不是怎樣的
人。

《五柳先生傳》一文一百多字，竟
然用上了九個 「不」 字，也就是其精髓
之所在。陶淵明以 「不」 的進路，寫出
了五柳先生的生活學原則。

寫到五柳先生的性格，他 「不慕榮
利」 ；寫他喜歡讀書，但 「不求甚
解」 ；寫他喜歡喝酒，但 「不能常
得」 ，而有人請他喝酒，與人交際，他
也 「不吝情去留」 ，想走就走；寫經濟
狀況，家徒四壁， 「不蔽風日」 。

來到文章最後的贊曰（即總結全文

的文字），他更點題式地寫道： 「不慼
慼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 ，意思是：
不憂慮貧窮，不急求富貴。

陶淵明強調隨性，講究放下，說到
生活的道理，又怎可能黑白分明硬生生
地指示你要這樣讀書、要那樣待人呢？

於是，他向不必要的執著說不，以
「不」 寫出了底線，又留白了大家可以
自我填充的生活選項。我們 「不慕榮
利」 ，但可以愛家人、親朋友； 「不求
甚解」 ，但可以好學求知；與人相聚，
「不吝情去留」 ，但可以珍惜每一個時
刻。

說到 「不慼慼於貧賤，不汲汲於富

貴」 ，那我們就更要留心了，陶淵明告
訴我們不要憂慮貧窮，可沒說我們需
要貧窮，而當他教我們不急求富貴，
在我讀來，重點也在不急，也沒說不
求。

又說，我用上的 「不」 字，也不比
陶淵明的少。

樹 洞
電影《花樣年華》中，梁朝偉飾演

的主角周慕雲說： 「以前有些人，如果
心裏有秘密，不想讓人知，他會走上山
找棵樹，在樹上挖個洞，將秘密全說進
去，然後用泥封住，那秘密就會永遠留
在樹裏，沒人知道。」

最近我很想找這樣的一個樹洞，但
周慕雲最後去的是吳哥窟，我沒有膽量
和興趣獨自前往柬埔寨，我覺得自己有
點窩囊，連模仿一個電影情節去抒發情
緒也不敢。然而我明白那個情節構思，
對一棵樹傾訴心事，它沒有反抗和反駁
的能力，但它有生命，讓說秘密的人不

會覺得自己是可笑地對着空氣或死物說
話，在被感性駕馭思想與行為的時候，
仍覺得自己尚餘一點理性，保留一些萬
物之靈需要的尊嚴。

我居住的城市有許多人，但不是每
個人都適合當別人的 「樹洞」 ，正如我
們要找樹木不難，難在不是每棵樹都適
合聆聽心事：樹的四周太多人，他們會
批評對着樹洞說話的人無聊，是弱者的
表現；樹齡不足，主幹幼弱的，已在風
吹雨打中勉強撐着，或許無法再承受人
類沉重的情感，只怕萬一它有反應，還
會誇張得塌下來，把樹下的人壓垮。

我要找的，也許是一棵盤根的老
樹，經歷過百年孤寂的、看過滄海桑田
的、面對過蟲害風暴的，才有能耐在傾
聽的時候不作特別的反應，因為它的眼
光容得下胡言亂語。哪怕面前的人挖了
洞，卻難以接續用言語具體表達內心的
哀愁，樹也不會批評、嘲諷或建議，仍
默默站在原位，冷靜等待面前的人從理
性與感性的交戰中走出來，然後離開，
正如它也曾在歲月中掙扎，然後存活過
來。

電影中的周慕雲最後千里迢迢到了
宏偉、具規模，卻曾荒廢的吳哥窟。他

在石柱上找了個洞，以一座古蹟去承載
人生的懸念。那個洞最後長出雜草，我
不知這方式與對着樹洞吐露心事是否有
異曲同工之妙，只知我想找的樹洞與故
事中傾聽主角心事的地方一樣，都不在
有需要的人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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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 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館藏擷英 閒雅
逢周五見報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墟 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萌寵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

「太史公曰」 ，是司馬
遷《史記》中的創制，多加
在文末，有些則在文章開篇
提綱挈領，於敘事之外，直
抒胸臆，加以議論、品評，
多為點睛之筆。這種體例稱
為 「贊語」 或 「論贊」 ，類
似於報章的 「手記」 「短
評」 「編者按」 。

贊語濃縮了司馬遷的思
想精粹，很多成為警句。如
《楚元王世家》文末：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
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
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
貴。」 《循吏列傳》開篇則
是：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

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裏模仿這

一手法，用 「異史氏曰」 發孤憤之
言，以補鬼狐故事警示之未足，從幕
後走到台前，直接與讀者對話。 「異
史」 是相對於《史記》等 「正史」 而
言。而 「異史氏曰」 的內容卻與 「太
史公曰」 一樣，堪稱 「大哉斯言」 。
像《促織》篇： 「異史氏曰：天子偶
用一物，未必不過此已忘，而奉行者
即為定例。加以官貪吏虐，民日貼婦
賣兒，更無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
關民命，不可忽也。」 完全不遜於正
史之啟迪。

古人 「論贊」 運用較多，如王安
石的 「王子曰」 。近代以來，則逐漸
式微，大概嫌行文不夠流暢，且論贊
極考驗短小精悍之文章功力，亦是苦
差事。比較有名是孫犁，在很多讀書
筆記用 「耕堂曰」 做贊語。他還專門
研究過 「太史公曰」 ，這就有點 「套
娃」 的味道了。

現在自媒體蓬勃生長， 「贊語」
體忽然大興大盛起來（固然，大多數
人不知道這叫作 「贊語」 ）。文章中
「某爺說」 「某某君認為」 層出不
窮，指點江山，不亦樂乎。只可惜不
少內容驢唇不對馬嘴，講着某老闆的
逸聞韻事，就來定論行業監管之重
要。不僅沒有畫龍點睛，反而畫蛇添
足、畫虎類犬。


